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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韩国文学发展史上，高丽朝李奎报的《白

云小说》最早以“小说”一词来命篇，但此书为诗

话，并非小说意义的文学作品。直到朝鲜前期①，

具有文体意义的“小说”称谓始被朝鲜士子征引。
朝鲜世宗二十七年( 1445 年) ，郑麟趾等纂成《治

平要览》，上疏国王称:

徧掇旧史之录，旁采小说之文。国

家兴衰与君臣之邪正、政教臧否及风俗

之污隆，下而匹夫之微，外而四夷之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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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关彝伦，则虽小而悉记; 有补治体者，

必录而不遗。间以诸家之释音，附以先

儒之论议。广博该备，诚君上为治之大

经; 明白谨严，实史外传心之要典。( 春

秋馆史官，《朝鲜王朝实录·世宗实录》
卷一零七 21)

此笺所谓“旧史之录”“小说之文”，载录朝野异闻

逸事，“虽小而悉记”，“有补治体”，这些叙述文字

与汉代桓谭的小说论述颇为一致。《文选》李善

注引桓谭《新论》曰: “若其小说家，合丛残小语，

近取譬论，以作短书，治身理家，有可观之辞。”
( 萧统 692 ) 所谓“丛残小语”“短书”，即小说形

态;“治身理家，有可观之辞”，即小说文化功能。
此论与郑麟趾“小说之文”的阐释颇为相近，义旨

相类。桓谭、郑麟趾处于不同的时代与地域，两人

对于小说的理解如此近同，是大智慧者识见相通，

还是有 学 术 上 的 传 承 呢? 郑 麟 趾 ( 1396—1478
年) ，字伯雎，号学易斋，是朝鲜王朝初期的文臣

及学者，主要著述有《高丽史》《高丽史节要》等，

是世宗大王《训民正音》的八位编者之一，在韩国

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地位。郑麟趾熟读

经史，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，对于中国典籍的

熟悉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士子。由此可以判断，

郑麟趾对小说的认知显然继承了中国的小说观

念，而非朝鲜小说发展实践的学术总结或他个人

的独立判断。无独有偶，与郑麟趾同时代的徐居

正也开始频频使用“小说”一词，他评价高丽末学

者李穑作品时称: “然先生之诗，虽本经史，法度

森严，而亦复纵横出入于蒙庄佛老之书，以至稗官

小说，博 采 不 遗。”( 徐 居 正，《牧 隐 诗 精 选 序》
178) “稗官小说”的称谓源于《汉志》“小说家者

流，盖出于稗官”，朝鲜王朝文献中往往以“稗官

小说”称谓小说。根据笔者查阅到的朝鲜文献史

料，在郑麟趾、徐居正之前，未见高丽朝士子使用

具有文体意义的“小说”概念。因此，笔者判断，

具有小说文体意义的“小说”观念应该确立于朝

鲜前期。本文以朝鲜汉文小说观念认知过程作为

研究对象，考察高丽末至朝鲜前期的小说创作实

绩，论述中国小说东渐与朝鲜小说观念确立的文

化关系，客观地评判中国小说视域下的朝鲜小说

观念的确立，揭示中国文化在韩国古代文化发展

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作用。

一、中国小说东渐与高丽小说观之萌兴

学界论及朝鲜小说发展时，往往以为《山海

经》早在西晋或更早的时期东传到朝鲜半岛，对

朝鲜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。据日本学者寺

岛良安《倭汉三才图会》卷十三载: “应神天皇十

五年，百济王遣阿直歧者贡《易经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

语》、《山海经》及良马二匹。”( 寺岛良安 14 ) 应

神天皇十五年即太康五年( 284 年) ，以此推断《山

海经》在太康五年之前已在朝鲜半岛传播，并于

此时传到日本。这是中国小说东传的最早记载。
又云:

时阿直歧能读经典，皇子菟道雅郎

子师之读经典。天皇问曰: “有胜汝之

博士耶?”对曰:“有，王仁者胜于我。”帝

遣使于百济征王仁。翌年王仁持《千字

文》来，皇子又师王仁而习典籍，莫不通

达，于是儒教始行于本朝。
按《东国通鉴》曰“三韩儒教之始”

当仁德天皇之朝，则与此时稍龃龉，未

决。( 寺岛良安 14)

据朝鲜《东 国 通 鉴》卷 四 记 载，宁 康 二 年 ( 374
年) ，百济近肖古王时始聘高兴为博士，当时的日

本为仁德天皇执政时期，是朝鲜使用汉文字载录

历史的开始，徐居正《东国通鉴》称此为“三韩儒

教之始”。而《倭汉三才图会》所引百济王贡奉书

籍早此 90 年，寺岛良安以为两者相抵牾。从朝

鲜、日本的文献资料来看，徐居正《东国通鉴》以

为百济王聘晋人高兴为博士，是采用汉文字记录

文献之始，与百济王赠送日本书籍并不矛盾。在

百济设立博士之前，中国书籍已在朝鲜半岛传播，

三韩人已经开始阅读汉文书籍。应神天皇皇子以

王仁为师，王仁所持《千字文》并非今本《千字

文》，而应该是流传于三国西晋时期的魏太尉钟

繇《千字文》，曾经为王羲之所摹写，并题为《王羲

之临钟繇千字文》，②是当时人们习字学习的入门

书籍。此则资料是《山海经》《千字文》等中国书

籍东传的最早记载。《山海经》一书被明朝人胡

应麟称为“古今语怪之祖”( 胡应麟 314) ，汉人刘

歆以为:“朝士由是多奇《山海经》者，文学大儒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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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学，以为奇，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，见远国异人

之谣俗。”( 刘秀 4 ) 晋人郭璞以为: “及谈《山海

经》所载而咸怪之，是不怪所可怪，而怪所不可怪

也。不怪所可怪，则几于无怪矣; 怪所不可怪，则

未始有可怪也。”( 郭璞 5) 但此书之“怪”似乎并

没有产生重大影响。朝鲜三国时代的《古记》早

已亡佚，但从现存的《新罗殊异传》佚文、《三国遗

事》等书籍来看，其中所载故事并未受到《山海

经》的影响。朝鲜仁祖年间的著名学者李植论及

此书时称:“古书多怪说，文章特奇者，传后亦远，

《楚辞》、《山海经》等书是也。”( 李植 530 ) 朝鲜

士子仅仅把此书当作中国典籍之一，它对于朝鲜

汉文小说观念的构建并没有产生主导作用。
新罗末至高丽初年，是韩国汉文小说创作的

起步时期。《新罗殊异传》盖为新罗末至高丽初

期作品，原书已佚。该书收录的《崔致远》( 又名

《双女坟记》《仙女红袋》) 保存完整，语言韵散结

合，故事情节宛转，是一篇较为成熟的传奇小说;

其他篇目散存在类书之中，叙事简略，粗具小说梗

概，尚不具备小说文体意识。根据现存的文献史

料来看，高丽士子自高丽王朝中期开始渐渐接受

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，并开始撰述小说作品。
首先，在中国小说文本影响下，高丽著名学者

李仁老( 1152—1220 年) 、崔滋( 1188—1260 年)

等著述了韩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笔记小说———
《破闲集》《补闲集》。李仁老、崔滋是高丽王朝最

为著名的学者，熟读经史子集，才华横溢，《高丽

史》载录其生平事迹甚详。从小说文本内容来

看，李仁老熟知中国小说。据《破闲集》卷上载:

仆尝于贵家壁上见草书两簇，烟熏

屋漏，形色颇奇古。其诗云:“红叶题诗

出枫城，泪痕和墨尚分明。御沟流水浑

无赖，漏泄宫娥一片情。”座客皆聚首而

观之，以谓唐宋时人笔，纷然未得其实，

就问于仆以质之。仆徐答曰: “是仆手

痕也。”( 李仁老，卷上 4)

红叶题诗的故事载于晚唐范摅《云溪友议》卷下

《题红怨》、刘斧《青琐高议》前集卷五之《流红

记》等。李仁老化用红叶故事来咏史，文辞典雅，

人们以为此诗为中国唐宋人所作。从文本以“破

闲”“补闲”命名来看，颇得传统小说命名之旨趣。

《破闲集》的命名出自李仁老的儿子李世黄的创

意:“而名儒韵释，工于题咏，声驰异域者代有之

矣。如吾辈等苟不收录传于后世，则湮没不传决

无疑矣，遂收拾中外题咏可为法者，编而次之为三

卷，名之曰《破闲》。”( 李仁老，跋 2) 高丽王朝高

宗四十一年( 1254 年) 崔滋撰述《补闲集》，在卷

末论及《国史补》《归田录》，以为《破闲集》《补闲

集》等小说是在中国传统的笔记小说基础上而成

书的。小说发展到唐宋时期，虽然《汉书·艺文

志》《隋史·经籍志》《崇文小说总目》等对小说文

体的阐释文字略异，但对文体的认知近同。从传

统小说观念而言，笔记体小说是唐宋小说的主要

文体形态之一，宋人小说家吴处厚以为: “前世小

说有《北梦琐言》《酉阳杂俎》《玉堂闲话》《戎幕

闲谈》，其类甚多，近代复有《闲苑》《闲录》《归田

录》，皆采摭一时之事，要以广记资讲话而已。”
( 吴处厚 7) 与宋人小说文体认识相较，高丽士子

“破闲”“补闲”等笔记小说的命名与宋人小说的

“琐言”“闲苑”“闲录”一脉相承。
其次，《三国遗事》的创作者有意识地搜奇记

异，并对奇异故事作了细致的理论阐释。《三国

遗事》五卷，卷一卷二为《纪异》，其他各卷也多载

录奇异之事。自魏晋到唐宋时期，是中国小说的

起步发展时期，由于现存文本宏富，历代小说家对

志怪、传奇述异的论述颇多，不胜枚举，而高丽时

代的朝鲜半岛，由于保存下来的小说文本数量有

限，小说家对于小说创作的缘起、小说文本内容的

论述少之又少，但在《三国遗事》中，作者常常论

述异事，分析故事始末，有时涉及高丽小说与中国

小说的相互观照，有时涉及小说思想内涵的分析，

这些内容尤显珍贵。由于《三国遗事》所收篇目

较多，此处仅以《三国遗事》卷五载《金现感虎》为

例。这则内容分为前后两部分。前篇叙述新罗郎

君金现与虎相恋故事，后篇叙述申屠澄与虎妻故

事; 前篇为高丽汉文小说，后篇为唐代小说，内容

相类，具体情节不同。《金现感虎》叙述虎女为了

自己所爱的人而牺牲自己，金现为她“创建虎愿

寺”，以报“杀身成己之恩”。金现临终之际，深感

此事奇异，“乃笔成传”。僧一然以为此篇是金现

撰述，自己仅仅是载录者。申屠澄的故事原载于

唐代薛渔思的《河东记》，今见于《太平广记》卷四

二九《申屠澄》。一然所引申屠澄故事与原文略

有出入。他在文末评述道:

·38·



论中国小说东渐与朝鲜小说观念之揭橥

噫! 澄、现二公之接异物也，变为人

妾则同矣。而赠背人诗，然后哮吼拿攫

而走，与现之虎异矣。现之虎不得已而

伤人，然善诱良方以救人，兽有为仁如彼

者。今有人而不如兽者，何哉? 详观事

之始终，感人于旋绕佛寺中。天唱惩恶，

以自代之，传神方以救人，置精庐，讲佛

戒，非徒 兽 之 性 仁 者 也。 ( 一 然，卷 五

16—17)

僧一然在小说文本比较的基础上，以为《金现感

虎》中的虎女因仁德之心而为人纪念，扬善惩恶，

弘扬佛法，突出了小说的社会功能。
再次，高丽学者李齐贤以“稗说”命名其笔记

为《栎翁稗说》，是朝鲜士子第一次明确地使用具

有文体意义的小说概念———稗说，在韩国小说发

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。李齐贤是一位非常

重要的历史人物，无论是对儒学思想的发展，还是

文学诸文体的创作，均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。
元延祐元年( 1314 年) 至正元年( 1341 年) ，李齐

贤在元大都生活 26 年，与赵孟 、虞集等交好，曾

游览蒙元统治下的江南塞北，其自述道:

延祐( 1316 年) 丙辰，予奉使祠峨眉

山，道赵魏周秦之地，抵岐山之南，逾大

散关，过 褒 城 驿，登 栈 道 入 剑 门，以 至

成都。
至治癸亥( 1323 年) ，予将如临洮，

道过乾州。唐武后墓在皇华驿西北，俗

谓 之 阿 婆 陵。予 留 诗 一 篇，其 序 云

［……］。( 李齐贤，卷一 3—4)

特殊的旅居元朝的社会阅历造就李齐贤成为一代

大儒，他是中国文化东渐的传播者，其儒学修养远

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高丽学者。高丽忠惠王三年

( 1342 年) ，李齐贤撰述《栎翁稗说》，其阐释“稗

说”命名缘由云: “稗之从卑，亦声也，以意观之，

稗，禾之卑者也。余少知读书，壮而废其学，今老

矣，顾喜为驳杂之文，无实而可卑，犹之稗也，故名

其所录为《稗说》云。”( 李齐贤，前集一 1) 小说即

稗说，常常和“野史”“寓言”并称，在中国文献中

使用频繁，而在现存的高丽文献中，除《栎翁稗

说》之外，比较少见。元代通行字书《古今韵会举

要》卷二十“稗”释语云:

《说 文》: 禾，别 也，从 禾 卑 声。
［……］《汉志》小说谓之稗说。如淳曰:

细米为稗。街谈巷说，甚细碎之言。又

稗官，师古曰“小官也”。( 黄公绍 熊忠

340—341)

元人黄公绍等认为《汉志》把小说称之为“稗说”，

而《汉志》并未把小说谓之“稗说”。“稗说”一词

是宋元人对小说的普遍称谓，广泛使用。南宋人

赵与时《宾退录》卷八载:

《三志·甲》谓櫰子、偃孙，罗前人

所著稗说来示，如徐鼎臣《稽神录》、张

文定 公《洛 阳 旧 闻 记》、钱 希 白《洞 微

志》、张君房《乘异》、吕灌园《测幽》、张

师正《述异志》、毕仲荀《幕府燕闲录》七

书，多历年二十，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。
《三志·甲》才五十日而成，不谓之速不

可也。( 赵与时 89)

洪迈《三志甲》中明确地称谓徐铉《稽神录》等小

说著述为“稗说”，元人字书也这样称谓，那么，在

元大都生活二十余年的李齐贤使用的“稗说”概

念自然源于元人通常使用的小说称谓。从他对稗

说的解释来看，“驳杂之文”“无实可卑”等，较为

正确地解读了小说的学术地位。
综上所述，虽然李齐贤已具备明确的小说文

体概念，并以“稗说”命名其笔记，但此书成书于

他回国的第二年，其中对稗说的阐释源自中国的

字书及传统小说观念，而非同时代高丽士子的普

遍共识。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元大都，游离于朝鲜

半岛的文化环境之外，此时的他对高丽士林尚不

能发挥重要作用。到了高丽末朝鲜王朝初年，随

着李齐贤在国内学界声望的提高，《栎翁稗说》一

书始在朝鲜文化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。

二、世宗大王与中国小说文本的传播

朝鲜王朝初期，是朝鲜小说观念确立的历史

时期，《太平广记详节》的成书与金时习《金鳌新

话》的创作，标志着朝鲜小说观念的确立。在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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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朝之前，虽有高丽末年李齐贤《栎翁稗说》的推

动，但并未引起朝鲜士子对于小说文体的关注。
而到了世宗大王时期，小说文体才渐渐被士子文

人所重视，成为人们喜爱的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。
笔者以为，“小说”观念之所以于此时确立，绝非

偶然，一方面是高丽朝中国小说观念东渐之后，朝

鲜半岛的文人士子自觉地接受小说观念，对小说

的认识越来越明确; 另一方面，世宗大王右文崇儒

的文化政策，为小说发展提供了文化语境，推动了

朝鲜汉文小说的发展。
在朝鲜历史上，世宗大王李祹勤奋好学，是一

位最具雄才大略的国王，无论是在文化建设还是

政治制度建设上，均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。朝

鲜史臣评述称:

王每日四鼓而起，平明受群臣朝参，

然后视事，处决庶政; 然后听轮对，咨访

治道，引见守令拜辞者，面谕恤刑爱民之

意; 然后临经筵，潜心圣学，讲论古今; 然

后入内，燕坐读书，手不释卷，夜分乃寝。
于书无所不读，凡一经耳目，终身不忘，

而其读经书，则必过百遍，子史则必过三

十遍，精研性理，博通古今。设集贤殿，

聚儒士以备顾问。又裒集古今忠臣孝子

烈女 事 迹，图 形 纪 传，系 以 诗 赞，名 曰

《三纲行实》，颁诸中外，至于穷村僻巷

儿童妇女，莫不观省。又自熙周之初，迄

于今，以及吾东方，凡治乱兴亡可法可戒

之事，广搜该载，共百五十卷，名曰《治

平要览》。至 于 音 律 天 文，皆 所 洞 晓。
(《朝鲜王朝实录·世宗实录》卷一二七

39)

史料从世宗大王的学术修养、治国方略上来评述，

其中不乏史臣的溢美之辞。但从他所做的具体事

例来看，史官之评述基本符合历史事实。首先，世

宗大王组织编纂史书《高丽史》《高丽史节要》等。
即位之初，他认为郑道传修撰的《高丽史》讹误较

多，命大提学柳观、议政府参赞卞季良等重修《高

丽史》。世宗李祹从史书的实录编纂思想、编纂

体例、人物臧否等方面与编纂官卞季良、郑麟趾等

进行多次研讨。世宗三十一年( 1449 年) ，对重修

的《高丽史》依然不满，命金宗瑞、郑麟趾等监管

修正。此书直到世宗去世后的第二年，即文宗元

年( 1451 年) 才完成。《高丽史》是研究高丽历史

的重要文献，在朝鲜史学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。
其次，为了巩固王权，编纂《治平要览》《三纲行实

图》，刊行《孝行录》等，敦孝悌，厚风俗，淳化人

心。世宗大王十三年，世宗大王对大臣说: “三代

之治，皆所以明人伦也。后世教化陵夷，百姓不

亲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大伦，率皆昧于所性，而常

失于薄，间有卓行高节，不为习俗所移，而耸人观

听者亦多。予欲使取其特异者，作为图赞，颁诸中

外，庶几愚妇愚夫，皆得易以观感而兴起，则化民

成俗之一道也。”( 《朝鲜王朝实录·世宗实录》卷

六五 33) 此书于次年六月编成，赐书名为《三纲

行实图》。再 次，创 造 朝 鲜 文 字，颁 布《训 民 正

音》。自西晋以来，朝鲜半岛历代王朝一尊中华

制度，朝廷通行文字为汉文字。世宗二十五年

( 1443 年) ，世宗大王与郑麟趾、崔恒、成三问等制

作谚文二十八字，打破了朝鲜有语言没有文字的

现状。经过三年的完善，于世宗二十八年正式颁

布，诏告天下:

国之语音，异乎中国，与文字不相流

通，故愚民有所欲言，而终不得伸其情者

多矣。予为此悯然，新制二十八字，欲使

人易 习，便 于 日 用 耳。(《朝 鲜 王 朝 实

录·世宗实录》卷一一三 36)

谚文颁行之后，虽遭到崔万里等大臣的反对，但在

世宗大王的推行下，渐渐被朝鲜士子所接受。在

世宗大王统治时期，由于世宗大王推行崇华尊儒、
右文重学的文化政策，在世宗大王周围聚集了一

大批博学之士。他们编纂史书、创作文学作品，为

朝鲜小 说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一 个 空 前 良 好 的 文 化

环境。
在朝鲜世宗以前，朝鲜士子很少提及“小说”

一词。而到了世宗大王时期，推重儒学，编纂各类

书籍，小说文体渐渐为学者所关注。如李季甸

《进治平要览笺》云:“编剟旧史之录，旁采小说之

文。”( 23) 世宗二十七年( 1445 年) 三月，郑麟趾

进《治平要览》笺时，将此文上奏于世宗大王。在

朝鲜王朝士子中，郑麟趾、李季甸等较早使用小说

一词，此词语在世宗朝之前的文献中使用频率不

高。到了世祖李瑈年间( 1455—1468 年) ，小说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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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已频频出现。世祖八年( 1462 年) ，成任编纂

《太平广记详节》，徐居正、李承召为其书作序，将

“小说”文体突出出来，引起人们对于小说文体的

重视。成任，字重卿，号安斋。朝鲜王朝中期学者

权鳖《海东杂录》卷三载其事迹:

昌宁人，字重卿，号安斋，念祖之子。
我英庙朝登第，为人宽厚博雅，善文又能

诗，得晩唐体。官至左参赞，谥文安，有

集行于世。安斋七岁，从师受章句，能通

文义。有同舍儿读《孝经》，公从旁默志

之，退而口诵，不失一字。笔法端丽，甚

可爱。光庙出内藏赵子昂书，命摹之。
其笔力 正 逼 真 体，自 上 称 赏 不 已，曰:

“真天才也。”
安斋为文章，雄赡宏富，不事雕篆，

一时高文皆出其手。
安斋尝在玉堂抄录《太平广记》五

百卷，约为《详节》; 又聚诸书及《太平详

节》，为《太平通载》八十卷。( 权鳖 47)

由于成任编撰《太平广记详节》《太平通载》，改变

了徐居正对于小说的认知，推动了小说文体的发

展。至此之后，“小说”一词才开始在朝鲜半岛广

泛使用。
从世宗朝到世祖年间( 1455—1468 年) ，小说

一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，小说的学术地位渐渐

确立。士子文人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接受小说文

体，其实和小说文本的发展密不可分。根据笔者

的考察，朝鲜前期，《太平广记》《剪灯新话》《剪灯

余话》等小说在朝鲜半岛广为传播，为人们阅读

小说、研究小说提供了经典文本。《太平广记》一

书虽在高丽时期已传播到朝鲜半岛，但普通的士

子文人很难阅读到文本。朝鲜士子为了显示博

学，常常引录其书，以此炫人。世宗二十三年五

月，朝廷医官提到一味中药霹雳针，主治惊吓后精

神恍惚。他引用《太平广记》称:“每大雷雨后，多

于野中得石，谓之雷公墨。扣之枪然，光莹如漆。
又于霹雳处，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，谓之霹雳楔。
小儿佩 带，皆 辟 惊 邪; 孕 妇 磨 服，为 催 生 药，必

验。”( 《朝鲜王朝实录·世宗实录》卷九二 28) 又

朝鲜世宗二十六年，世宗大王与朝臣商谈朝廷官

爵设置问题，由于官员太多，在实职之外，又添设

很多虚职，屡次整顿，名目繁多，吏曹引用《唐书

·职官志》《山堂考索》《太平广记》来说明这一问

题。其中引证《太平广记》云:

近来又有影职之名，实与添设无异，

亦将有猥滥之弊［……］《太平广记》:

“白履忠请还乡，授朝散大夫。乡人曰:

‘吾子家贫，竟不沾一斗米一匹帛。虽

得五品，止是空名，何益于实也?’履忠

曰:‘虽不禄赐，且是五品家，终身高卧，

免有徭役，岂易得之也?’”本曹参详，散

官所以别等级，职事所以治其任而已。
我国凡军功叙劳，老人除授，必合用散官

职事，除授之际，窠阙甚艰，乃除影职，名

实不孚，至为未便。(《朝鲜王朝实录·
世宗实录》卷一零四 31)

在中国的朝堂上，朝廷商谈国家大事，遇到疑难问

题时，往往引经据典，借鉴前朝经验，而作为小道

的小说多被视作虚妄之言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稗

官野言，难以作为历史依据。但崇尚中华的朝鲜

王廷将中国稗官小说中的故事当作经典依据，以

此显示引述者通经博古。士子文人虽以《太平广

记》来炫学，但此书藏在朝鲜王廷，普通士子根本

没有机会阅读此书，因此，阅读《太平广记》便成

为很多普通士子的理想与愿望。成任《太平广记

详节》成书之后，精选五十卷篇幅，为朝鲜士子阅

读《太平广记》提供了文本，推动了小说发展的历

史进程。随着士子文人阅读兴趣的提高，一部

《太平广记》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，这促使爱好

者搜求更多的小说文本，据文献记载，《剪灯新

话》《剪灯余话》等明代新刊的小说很快流传到朝

鲜。朝鲜世宗二十七年( 1445 年，明英宗正统十

年) ，郑麟趾等编纂《龙飞御天歌》百二十五章，③

第一百章叙述朝鲜太宗事，其中叙述陈抟“欲入

汴州，中途闻太祖登极，大笑坠驴，曰: ‘天下自此

定矣。’”小字注云:

《剪灯余话》曰: 五代乱象，古所未

有，不有英雄起而定之，则乱何时而已

乎? 图南窥其有几，有志大事，往来关

洛，岂是浪游? 及闻赵祖登极，坠驴大

笑，故有“属猪人已著黄袍”之句。既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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拂袖归山，白云高卧，野花啼鸟，春色一

般，远引高腾，不见痕迹，所谓寓大巧于

至拙，藏大智于极愚，天下后世，知其为

神仙而已矣，知其为隐者而已矣，孰得而

窥突奥。( 郑麟趾 19)

所引故事出自《剪灯余话·青城舞剑录》。《剪灯

余话》成书于永乐年间，宣德八年( 1433 年) 癸丑

七月由福建建宁知县张光启刊刻，而十余年后朝

鲜世宗二十七年成书的《龙飞御天歌》注文中已

引用此小说，是《剪灯余话》传入朝鲜的最早记

载。朝鲜世祖年间( 1455—1467 年) ，朝鲜文学史

上最为著名的诗人、小说家金时习 ( 1435—1493
年) 创作《题〈剪灯新话〉后》。金时习模仿《剪灯

新话》之体例，创作了朝鲜历史上第一部传奇小

说集《金鳌新话》，标志着朝鲜汉文小说创作进入

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
这一时期，除了中国小说广为传播之外，高丽

时期的笔记小说《破闲集》《补闲集》《栎翁稗说》
等也在朝鲜半岛广泛传播，尤其是李齐贤的《栎

翁稗说》，作为本土文化越来越为文人所推重。
世宗十三年( 1431 年) ，世宗大王命文臣整理《栎

翁稗说》，并于是年刊刻发行。金镔《栎翁稗说

跋》称:

高丽益斋公，以德业文章倡于当世，

所著诗文，名为《乱稿》; 杂记时事，谓之

《稗说》。非徒词旨典雅，前朝上下五百

年之迹大略可见，实与《丽史》相为表里

者也。刊行既久，未免缺误。宣德六年

夏，殿下命文臣厘正缮写，刊行于江原道

之原州。惟公道德之高，功业之盛，后辈

所钦慕而未及见，独其英华之流及后世

者，唯文章是赖耳。学者闻其风，诵其

诗，必有兴起者矣。此集几至湮晦，而特

命重梓，以寿其传。我殿下尊德右文之

美，猗欤盛哉! ( 金镔 26)

李齐贤是高丽后期的文坛领袖，对世宗、世祖时期

的徐居正、成伣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徐居正弟

子曹伟在《笔苑杂记序》中称:

而前朝五百年间文学之士，彬彬辈

出，以遗稿传于世者，无虑数十余家，可

谓人才之盛也。然记述当世朝野之事，

名臣贤士之所言若行，以传于后者，罕有

其人。独李学士《破闲集》、崔大尉《补

闲集》，至今资诗人之谈论，为缙绅之所

玩。然所论者，皆雕篆章句，其于国家经

世之典，概乎其无所取也。厥后益斋李

文忠公著《栎翁稗说》，虽间有滑稽之

言，而祖宗世系，朝廷典故，多所记载而

辨证焉，实当时之遗史也。今观座主达

城相公所撰《笔苑杂记》，其规模大略与

《栎翁稗说》若合符契。( 徐居正，卷首

序 3)

高丽虽文士辈出，但最为突出者是李齐贤，所著

《栎翁稗说》在朝鲜前期开始发挥其重要的历史

作用。徐居正等阅读《栎翁稗说》中的本国前贤

故事、朝廷异闻等，为稗说中前人事迹所吸引，然

后承其学统，模仿《栎翁稗说》的形式，著述《笔苑

杂记》等，朝鲜笔记体小说自此而盛行，成为朝鲜

汉文小说创作的重要文体形式之一。
总之，中国小说在朝鲜半岛的广泛传播，不仅

为朝鲜士子提供了阅读文本，也促使他们模仿其

体例，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。朝鲜本土笔记小

说《栎翁稗说》的重刊、《太平广记详节》的成书、
刊刻，不仅开阔了朝鲜士子的阅读视野，而且为小

说创作、小说研究等提供了经典文本。从徐居正、
李承召等人对小说的评价来看，在世宗末至世祖

朝时期，人们对于小说文体已有清晰、深刻的认

知。由此可见，《太平广记详节》的刊刻、《笔苑杂

记》的著述，标志着朝鲜汉文小说观念的确立。

三、朝鲜早期小说观念的文化内涵

在朝鲜文献中，有关“小说”的论述颇多，但

对小说概念的阐释却比较少。在考察古代韩国小

说观念时，我们发现朝鲜士子对小说概念的认知

与中国士子基本相同，略微差异源自朝鲜士子个

人的认知接受和文学创作实践的体悟。在朝鲜士

子的小说视野里，无论是中国小说，还是朝鲜文人

创作的小说，朝鲜士子评判小说文体的标准均依

据传统的儒家小说观念。朝鲜王朝前期，徐居正、
李承召、梁诚之、金安老等均对小说进行了评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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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了当时的小说观念。虽然朝鲜士子的小说观

念与中国母体文化的小说观念并没有本质的区

别，但朝鲜士子所接受的小说观念不仅有中国传

统儒家文化的理论基础，也有朝鲜士子的创作经

验与文学体悟，这决定了他们对小说观念的理解

有其独特之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朝鲜前期的很多

士子对小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，而对小说理论贡

献最大 的 当 首 推 徐 居 正。徐 居 正 ( 1420—1488
年) ，字刚中，号四佳亭，庆尚道大丘人，是文忠公

权近的外孙。据《成宗实录》卷二二三载:

居正温良简正，博涉群书，兼通风水

星命之学，不喜释氏书。为文章不落古

人科臼，自成一家。有《四佳集》三十卷

行于世。若《东国通鉴》《舆地胜览》《历

代年表》《东人诗话》《大平闲话》《笔苑

杂记》《东人诗文》，皆所撰集。(《朝鲜

王朝实录·成宗实录》卷二二三 33)

任元浚《四佳集序》评述称:

四佳徐先生，实阳村之祢甥，其得于

渊源家法多矣，而与诸公齐驱并驾于一

时，继宁城掌文衡，今二十有余年。先生

自童丱已有能诗声，往往其佳篇警联，脍

炙人口。既擢第入銮坡，銮坡群彦亦无

出其右者。先生穷抵古人之妙奥，深契

其理，故虽率尔寓思，信笔点缀，而动中

绳墨，咳唾成珠。先生其真三昧于诗者

也欤! 若夫规模之大，原委乎李杜，步趣

之敏，出入乎韩白，而其清新豪迈，雅丽

和平，备 诸 家 而 成 一 大 家。 ( 任 元 浚

4—5)

徐居正是朝鲜学术史上最为著名的学者，其无论

是在经史之学，还是诗文创作、诗学理论、小说等

方面，都有突出的贡献。为了便于揭示朝鲜早期

的小说理论观念，我们以徐居正作为研究中心，兼

论其他人的小说阐述，尽可能细致地探究朝鲜小

说文体观念的文化内涵。
首先，朝鲜初期的小说观念源自传统的儒家

小说观念，以为小说是“街谈巷语之说”，有“可观

之辞”。

自《汉志》确立小说家类以来，随着小说创作

实践的发展，小说观念虽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，但

史志目录奠定了小说的学术地位，即“街谈巷语

之说”“小 道”，有“可 观 之 辞”。所 谓“可 观 之

辞”，体现了小说的政治文化功能，是小说传世的

学术根本。中国传统诗文推崇风雅诗骚，最为根

本的原因是诗文具有教化功能，“诗总六义，风冠

其首，斯乃化感之本源，志气之符契也”( 刘 勰

40) 。朝鲜士子在接受中国小说观念的时候，像

中国历代文人一样，对于“可观之辞”解读首重

“世教”。徐居正《详节太平广记序》中说:

及读《太平广记》，乃宋学士李昉所

撰，进之太宗者也。为书总五百卷，大抵

裒集稗官小说，闾巷鄙语，非有关于世

教，徒为滑稽之捷径耳。心窃少之。一

日，在集贤殿，亡友昌宁成和仲，读之终

日，矻不知倦。予举前说而告之曰:“子

方有志于文章，宜沉潜六经，规矱圣贤，

非圣贤之书不读可也。”和仲笑曰: “子

诚确论也。然君子多识前言往行，儒有

博学而不穷，能博而能约之，庸何伤乎?

况张而不弛，文武不为，必皆圣贤而后读

之，聘气有所未周，安能上下古今，出入

贯穿，为 天 下 之 通 儒 乎? 何 子 之 示 狭

也?”( 成任 1)

徐居正以为“稗官小说”是“闾巷鄙语”，是非圣之

书，无益于教化。而他的好友成侃批评他对于小

说的理解过于狭隘，博学通儒多识，不废小说家

言，这也是“世教”的具体表现。儒者只有博学多

识，熔铸经史百家，方可成就文章大业。其后，徐

居正不仅改变了自己对于小说的态度，而且撰写

了《东国滑稽传》《笔苑杂记》等小说，以小说娱

情，弘扬士大夫道德文章。与徐居正同时的李承

召( 1422—1484 年) 对小说“可观之辞”的理解更

为明确，即“理之所寓”。在《略太平广记序》中论

述道:

则虽街谈巷说鄙俚之甚者，皆理之

所寓，必有起予之益。况于岑寂伊郁之

际，得此而观之，则如与古人谈笑戏谑于

一榻之上，无聊不平之气，将涣然永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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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足以疏荡胸怀矣，斯岂非一张一弛之

道乎? 不然，则稗官之职将不设于古，而

小说 之 家 亦 不 传 于 后 世 矣。 ( 李 承 召

10)

李承召以为小说出自稗官，虽为“街谈巷说鄙俚”
之言，但寄寓了深刻的社会道理。总之，朝鲜前期

文人有关“稗官小说”的称谓及其阐释均源自中

国传统的小说观，突出了小说的“街谈巷语”的俗

文化特质及其政治教化功能。
其次，徐居正注重小说的娱情的文学特质，提

出“滑稽”说。朝鲜成宗八年( 1477 年) ，徐居正

游戏翰墨，把闲暇时与朋友的戏谈之语结集，命名

为《滑稽传》。他在序中称:

然子不闻善戏谑兮，文武弛张之道

乎? 《齐谐》志于南华，《滑稽》传于马

史，居正之作是传，初非有意于传后，只

欲消遣世虑，聊复尔耳! 况孔圣以博弈

为贤于无所用心者。( 徐居正，《东国滑

稽传序》23)

《齐谐》一书出自《庄子》，庄子以为“《齐谐》者，

志怪者也”，未有文字流传;《滑稽列传》出自司马

迁，载录齐国淳于髡、楚国优孟、秦国优旃三位奇

人遗事。两书性质有所相通，突出“奇异”。《文

心雕龙·谐隐》阐释“谐隐”称:

昔楚庄、齐威，性好隐语。至东方曼

倩，尤巧辞述。但谬辞诋戏，无益规补。
自魏代已来，颇非俳优，而君子嘲隐，化

为谜语。谜也者，回互其辞，使昏迷也。
或体目文字，或图象品物，纤巧以弄思，

浅察以衒辞，义欲婉而正，辞欲隐而显。
荀卿《蚕赋》，已兆其体。至魏文、陈思，

约而密之; 高贵乡公，博举品物。虽有小

巧，用乖远大。夫观古之为隐，理周要

务，岂为童稚之戏谑，搏髀而抃笑哉! 然

文辞之有谐隐，譬九流之有小说。盖稗

官所采，以广视听。若效而不已，则髡祖

而入室，旃孟之石交乎! ( 刘勰 21)

刘勰所述“文辞之有谐隐，譬九流之有小说。盖

稗官所采”，谐隐是滑稽的语言表现方式，目的在

于运用委婉的方式批评时政，关注社会。明万历

年间人陈禹谟编纂《广滑稽》三十六卷，晚于徐居

正。徐居正以“滑稽”命篇，从文化渊源来看，应

直接受到《滑稽列传》《文心雕龙·谐隐》的影响，

也与朝鲜本土文化密切相关。笔者以为，尽管

《文心雕龙·谐隐》篇论述了《滑稽列传》，以为滑

稽言辞也是稗官所采，但直接影响《东国滑稽传》
命名的恐怕还是韩国本土的《栎翁稗说》。李齐

贤在《栎翁稗说后集序》中云:

客谓栎翁曰:“子之前所录述，祖宗

世系之远，名公卿言行，颇亦载其间，而

乃以滑稽之语终焉; 后所录，其出入经史

者无几，余皆雕篆章句而已，何其无特操

耶? 岂端士壮夫所宜为也。”答曰: “坎

坎击鼓列于风，屦舞婆娑编乎雅。矧此

录也，本以驱除闲闷，信笔而为之者，何

怪夫其有戏论也，夫子以博弈者为贤于

无所用心，雕篆章句比诸博弈，不犹愈

乎? 且不如是，不名为稗说也。”( 李齐

贤 1)

此序设置为主客答问的形式，灵活地阐释了作者

的创作目的。李齐贤以“客”的语气提出两方面

的质疑: 一是《栎翁稗说前集》叙述祖宗世系、名
公言论，其中不乏滑稽之语; 二是士大夫文人不应

该以雕篆章句游戏笔墨。栎翁的回答也是从两个

方面答复: 第一，闲暇时撰写的文字为了驱闲解

闷，没有必要以“戏论”来责备; 第二，采用孔子

“博弈者为贤于无所用心”的典故，将撰述小说当

作博弈游戏。《论语·阳货篇》云: “子曰: ‘饱食

终日，无所用心难矣哉! 不有博弈者乎? 为之，犹

贤乎已。’”( 杨伯峻 189) 这句话的意思是: 饱食

终日，无所事事，不如博弈游戏，也远胜于什么也

不做。李齐贤以圣人之言来回答“客”之质疑，以

游戏之笔叙奇记异，远远胜过无所作为。李齐贤

于至正元年( 1341 年) 回国之后，因为忠烈王长期

客居大都，最终逝于异乡而饱受争议，只得闭门谢

客，闲 居 自 保。他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著 述《栎 翁 稗

说》，并以主客答问之序阐述创作宗旨。朝鲜世

宗年间，《栎翁稗说》重刊，此书颇受徐居正的关

注，成化十四年编纂成书的《东文选》中收录了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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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《栎翁稗说》的序跋等。徐居正博学广闻，熟知

高丽后期文坛领袖李齐贤的文章著述，那么《栎

翁稗说》中的“滑稽之语”应该对他影响更大。世

祖八年，他为《太平广记详节》作序时，再次提及

小说“徒为滑稽之捷径”，以为: “圣人著书立言，

足以裨名教，训后世，何尝采摭奇怪，以资好事者

解颐哉?”( 成任 1) 也就是说，他认为小说也就是

“采摭奇怪，以资好事者解颐”。在成侃、成任兄

弟的影响下，他对小说的看法有所改变，不仅认识

到小说补于世教的社会功能，而且明确地提出

“滑稽”说。在《滑稽传序》中，徐居正模仿李齐贤

《栎翁稗说后集序》的主客答问写法，阐述了小说

滑稽论，并在答客语中引用“博弈者为贤于无所

用心”的典故，承继李齐贤学统甚明。总之，在李

齐贤小说为“滑稽之语”的影响下，徐居正明确地

提出了“小说滑稽论”。
再次，小说乃补史之作。在高丽时代，崔滋

《补闲集》较早地认识到小说乃补史之作，以为

《国史补》《归田录》等均撰述朝廷遗事，以补史

事。但小说补史之说并非肇始于《国史补》，据唐

初史学家刘知几《史通·采撰》载:

晋世杂书，谅非一族，若《语林》《世

说》《幽明录》《搜神记》之徒，其所载或

恢谐小辨，或神鬼怪物，其事非圣，扬雄

所不观; 其言乱神，宣尼所不语，皇朝所

撰《晋史》，多采以为书。夫以干、邓之

所粪除，王、虞之所糠粃，持为逸史，用补

前传，此何异魏朝之撰《皇览》，梁世之

修《徧略》，务多为美，聚博为功，虽取悦

小人，终见嗤于君子矣。( 刘知几，卷五

2—3)

又《隋志》史部杂传类释语云:

魏文帝又作《列异》，以序鬼物奇怪

之事，嵇康作《高士传》，以叙圣贤之风。
因其事类相继，而作者甚众，名目转广，

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。推其本源，盖

亦史 官 之 末 事 也。( 长 孙 无 忌 魏 征

982)

史学家虽然认识到《幽明录》《搜神记》《列异传》

等荒诞虚妄，但所叙人物事迹可补正史之不足，如

唐人编撰《晋书》时多得益于各类小说。在唐宋

两代，由于史学繁盛，《南史》《北史》《新唐书》
《资治通鉴》等书的编纂均大量采摭小说家言，小

说补史之文化功能为史学家津津乐道。成化丙午

年( 1486 年) ，晚年的徐居正采录朝廷异闻，命名

为《笔苑杂记》。他的侄子徐彭召序称:

而《笔苑杂记》亦其一也，盖法欧阳

文忠公《归田录》，又取《国老闲谈》《东

轩杂录》而为之，欲记史官之所不录，朝

野之所闲谈，以备观览，其有补于来世，

夫岂小哉? ( 徐居正，卷首序 1)

又表沿沫序称:

其所著述，皆博采吾东之事，上述祖

宗神思睿知创垂之大德，下及公卿贤大

夫道德言行文章政事之可为模范者，以

至国家之典故，闾巷国俗，有关于世教

者，国乘所不载者，备录无遗。譬如冢发

骊山，珍贝尽献，犀然牛渚，光怪难逃。
读之令人亹亹忘倦，盖《笔谈》谈林下之

闻见，《言行录》录名臣之实，然而是篇

殆兼之。岂若《搜神》《杂俎》等编，摘奇

抉怪，夸涉猎之广博，供谈者之戏剧而止

耶! ( 徐居正，卷首序 2)

徐彭召、表沿沫均以为《笔苑杂记》为补史之作，

与欧阳修《归田录》、王君玉《国老闲谈》( 又名

《国老谈苑》) 、魏泰《东轩笔录》等书相类。魏泰

《东轩笔录》序云: “思少时力学尚友，游于公卿

间，其绪言余论有补于聪明者，虽老矣，尚班班可

记，因丛摭成书。呜呼，事固有善恶，然吾未尝敢

致意于其间，姑录其实以示子孙而已，异时有补史

氏之缺，或讥以见闻之殊者，吾皆无憾，惟览者之

详否焉。”( 魏泰 1 ) 魏泰言明自己以公正的态度

载录公卿事迹，以实录的笔法叙述事情始末，以待

异时补史之用。总之，徐彭召、表沿沫等承继唐宋

时期的“补史”观念，明确地界定朝鲜汉文小说的

“补史”文化功能。
综上所述，在朝鲜王朝前期，朝鲜士子的小说

观念不仅源于中国母体的小说文化接受，也是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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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鲜王朝小说创作实践的总结。他们不仅认识到

小说具有补史、有助于教化的文化功能、社会功

能，也清楚地认识到小说的文学功能: 消闲娱乐、
资笑谈、广见闻。在此需要注意的是，徐居正在朝

鲜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，他对于朝鲜小

说观念的认知奠定了朝鲜小说发展的理论基础，

对于后世小说的发展影响甚大，尤其是他的小说

“滑稽”说，突出小说的娱乐功能，注重文字妙趣，

对朝鲜假传小说、寓言小说、野谈小说的发展具有

理论指导意义。在小说东渐的过程中，小说离开

了中国母体文化语境，其学术地位则有所变化。
东亚各国属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圈，尤其是朝鲜王

朝以儒家礼乐文化作为立国之本，朝鲜小说观念

虽未摆脱儒家文化的制约，但“崇华”思想却大大

提高了汉文小说的文化地位，为汉文小说创作提

供了宽松的文化空间。随着中国小说观念、小说

文本的东渐，中国小说文化直接推动了朝鲜汉文

小说的创作与小说理论发展，拓展了汉文小说的

创作思路，为古代朝鲜半岛的文化繁荣作出了突

出的历史贡献。

注释［Notes］

① 朝鲜，朝鲜半岛古代国家名称。高丽大将李成桂于

1393 年立国，国号“朝鲜”，1897 年，朝鲜国王李熙改国号

“韩国”。
② 今本《千字文》为梁朝周兴嗣编纂，与《三字经》《百家

姓》等称为“三百千”，是儿童启蒙读物。
③ 朝鲜李德懋《青庄馆全书》卷二十六《纪年儿览》( 下)

载:“乙丑，纂《龙飞御天歌》。命郑麟趾等纂穆祖以来肇

基之迹，凡百二十五章。”参见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 257 册。
首尔: 景仁文化社，2001 年。第 455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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